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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越剧《赵氏孤儿》

看点大搜索

看点之一：一出“超越想象”的越剧
这当然首先得是越剧，尹派、吕派、傅派、范派、徐派、张派等唱腔只会让广大戏迷过足瘾，遗孤、托孤、搜孤、换孤、献孤、遇孤、说孤、辞孤等场面也都是越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越剧的好听好看在这出戏里发挥了淋漓尽致，越剧的以情动人也在这出戏里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虽然不是“越剧标签式”的爱情戏，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只要是一个“情”字，夫妻情、骨肉情，生离情、死别情，俱都是人之常情、人之至情！越剧《赵氏孤儿》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的近四十场演出中，一个“情”字让多少观众热泪盈眶、情不能已！
所以，这是一出纯粹的越剧！但，又不是一出一般意义上的越剧，而是一出“超越想象”的越剧。曾经被视为越剧天性的旖旎与柔美在该剧中退隐淡出，越剧历史上少有的阳刚与壮阔喷薄而出，在一围方正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天地间最为坚韧的人性赞歌。
除了题材本身所赋予的阳刚和壮阔，越剧男女合演的独特魅力也决定了该剧的阳刚和壮阔。可以说，这个题材和越剧男女合演形式的关系是如鱼得水、相得益彰！

坚忍孤独、恻隐大爱的程婴，挺拔伟岸、大义凛然的韩厥，幽默风趣、视死如归的公孙杵臼，这三个光彩照人的形象，都需要越剧男演员的“附体”，则至阳至刚，至悲至美。
另外，听觉语汇上的苍凉悲怆，视觉语汇上的厚重大气，构成了这出戏“超越想象”的审美因素。

百年越剧发展史上，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开拓进取、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才有了今天在戏曲百花园里昂首绽放的越剧奇葩。由此可知，越剧改革探索的步伐不应停滞，具有五十年历史的越剧男女合演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以赵志刚为首的越剧男女合演团队选择了《赵氏孤儿》，也选择了自身艺术生命的新起点、新座标、新转型！
看点之二：越剧王子首次倾情演绎“老帅哥”
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赵志刚，这一次真的不再困惑了，他勇敢地卸下“越剧王子”标志性的古代才子招牌，在扮演程婴的后半部戏里蓄上了“胡须”。由此，看过该剧的很多观众又送给赵志刚一个美称——老帅哥。
赵志刚“蓄须”的很大动力来自于恩师尹桂芳。尹派鼻祖尹桂芳也曾在艺术生涯的盛年，勇敢地蓄须出演《屈原》，并且获得了极大成功。“老师可以演老生？我为什么不可以？”赵志刚肯定这么想过，想着想着就丢掉所有的包袱，把一个心力交瘁、忍辱负重的老程婴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舞台上。戏的末尾，观众所看到的程婴，白衣如道，须发飘然，在秋天的金黄落叶中，肉体回归故里，心灵重返自然……这一个“老帅哥”，令人扼腕长叹，回味无穷。
行当是死的，人物是活的。只要演绎出丰富的内心世界，只要传递出深沉的人生情感，越剧迷和“王子”迷又怎会不认可呢？

作为越剧《赵氏孤儿》领衔主演的赵志刚，还同时“扮演”着另外两个角色：扛起越剧男女合演改革大旗的上海越剧院一团团长，运作和决策越剧《赵氏孤儿》“成败盈亏”的独立制作人。作为一个成功、成熟的演员，赵志刚三年期间囊括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文华表演奖、中国人口文化奖最佳演员奖和中日戏剧友谊奖等四个国内顶尖奖项，但他并未停留在固有的成就和辉煌上，而是更加锐意进取、不断出新。越剧《赵氏孤儿》的主演、团长和制作人三个角色，即是赵志刚超越自己的成功例证。
今后的演艺生涯，赵志刚还会“蓄须”吗？也许不久的将来，观众将会看到，一个更帅的“老帅哥”——屈原，又将在越剧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看点之三：话剧名导王晓鹰的戏曲处女作

作为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个导演艺术专业博士，王晓鹰长期以来在话剧舞台上叱咤风云，《春秋魂》、《男儿有泪》、《萨勒姆的女巫》、《死亡与少女》、《浴血美人》、《哥本哈根》、《荒原与人》、《大戏法》……一台台剑指人性、拷问灵魂的话剧力作不断冲击、震撼着观众的心灵。
这位多次获得“文华奖”优秀导演奖、“金狮奖”优秀导演奖、“曹禺戏剧奖”优秀导演奖的获奖专业户，近年来开始将创作的领域延伸到戏曲舞台，越剧《赵氏孤儿》即是他与戏曲艺术“结缘”的首选。
其实追溯开来，王晓鹰的戏曲之“源”并非记在《赵氏孤儿》上。他出身于黄梅戏世家，早年的王晓鹰差点儿当上了黄梅戏演员。还好，没当成，要不然中国戏剧长廊里就可能缺少了一位重量级的导演。
有人担心，话剧导演第一次排戏曲作品，会不会“胡”来？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许多看过越剧《赵氏孤儿》的观众惊叹，王晓鹰太懂得戏曲了！

在这出戏里，王晓鹰沿袭了他一贯大气磅礴的风格，又融入了激情澎湃的生命感受。更为关键的是，戏曲艺术固有的假定性、虚拟性、符号化、意象化在这出戏里体现得酣畅淋漓。可以说，王晓鹰并未在外部形态上走“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而是“随风潜入夜”地把大手笔渗透到戏曲艺术本质的精髓。他的加盟，为越剧和越剧男女合演注入了新鲜元素。
正如王晓鹰所说，话剧导演排戏曲，需要对戏曲有尊重之情和理解之心，也需要给戏曲带来新的生命活力。我多年的导演创作一直试图体现自己对民族戏剧精髓和神韵的感悟，现在将这种经过实践体认的感悟再带回戏曲艺术的创作中，也可以算是一种回报吧。
看点之四：一个青年剧作家的梦想
越剧《赵氏孤儿》是青年编剧余青峰历时七载、十易其稿的作品。

自从选择了戏剧创作这条道路，余青峰便选择了艰辛，选择了寂寞。

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往往改行，或从事与文化相关的策划工作，或当上电视节目的编导。他们深知，当一个戏曲编剧太苦太累，而且知音寥寥。有时候为几句唱词枯坐一夜，有时候因一段好戏半夜梦醒。余青峰是没有改行的少部分毕业生，他坚持着，他守望着，他加入了“都市守夜者”的行列。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机会，迫于经济困顿、生活重负，余青峰也曾经想放弃戏曲创作，另谋出路。七年前的秋天，当“程婴”鬼使神差般地窜入了余青峰的脑海，余青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放弃了。他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写出了《赵氏孤儿》的初稿，这一个月里，他与“程婴”同歌共泣，同悲共愁。当时，一些朋友看完剧本掉泪了，他们告诉余青峰：你应该搞创作。
对于余青峰来说，《赵氏孤儿》是一次完全自觉的创作，是一种生命需求的宣泄。2002年的秋天，余青峰带着发表在《剧本》月刊上的《赵氏孤儿》，回到他自诩为“文化之根”的上海，赵志刚看完剧本后感动了，也就有了今天越剧舞台上的《赵氏孤儿》。

余青峰曾经是一个“漂在上海”的自由撰稿人，没有单位，没有职称，自称是“国家无级编剧”。也许他不看重这一切身外之物，他更看重的是戏剧创作本身的快感，因此也不会熄灭戏剧创作的梦想。如今他已被杭州市作为文化重点人才引进，落户杭州市艺术创作中心任专职编剧，他的几部戏曲新作《藜斋残梦》、《兰陵王》、《李清照》、《秋瑾》、《江南雨》等将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看点之五：与众不同的主旨和结局

断肠断剑断仇，仁心仁道仁恕，这便是越剧《赵氏孤儿》的主旨。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血腥诉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非洲的胡图族与图西族、车臣与俄罗斯、波黑、科索沃、“9·11”、伊拉克……用暴力向暴力复仇，用血腥向血腥复仇，用残忍向残忍复仇，其结果只能是让人们深受其害的暴力、血腥、残忍在自己手中延续下去。如果世界日复一日地沉沦在冤冤相报的宿命之中，人们从哪里能寻得人类未来的希望？即便我们的身边也依然如是，今天的社会尤其需要“仁爱”精神，需要在“仁爱”基础上的“道义”，需要理解，需要宽容……

大型新编越剧《赵氏孤儿》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去挖掘、渲染这种精神。越剧版《赵氏孤儿》的时代意义不再是简单的“铁肩担道义”，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百姓爱忠良”。越剧版《赵氏孤儿》的意义在于突出程婴的仁心仁道仁“恕”。仁心仁术是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之精髓所在；仁心仁“恕”，则是程婴这位草泽医生的生命历程之精神依托。戏中的程婴不是与生俱来的英雄，他只是一个草泽医生，他因“仁心”而决意“救孤”，由善良本能而成为“英雄”；又因“仁道”而忍辱负重十六年；最后因“仁恕”而放弃“复仇”，由艰难选择而通达“大爱”。由此挺立起充满人道主义内涵的完整的人格力量和高尚的理性精神。古人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殊不知“有仇不报真君子”，这便是越剧版《赵氏孤儿》所要演绎的程婴。
所有版本的《赵氏孤儿》结局，都要直面一个“复仇”的事实。越剧版《赵氏孤儿》的结局，则是程婴提剑面对屠岸贾时的一声号呼：“我怎么下得了像你那样的毒手啊！”
关于复仇，有各种思考、各种争论、各种解释，现代观念质疑复仇的价值意义，有让“孤儿”放弃复仇的诉求。但是，没有经过痛苦挣扎的放弃复仇是不可信的，没有理性精神的放弃复仇是不负责任的。孤儿惟有回顾流血的往事，接受残酷的现实，承接沉重的生命，稳住恍惚的灵魂，才能谈到“放弃”，而也只有此时的“放弃”才能显示出价值意义。若如此，孤儿是应了“现代观念”了，可程婴却当如何？其实更有复仇动机的人应是程婴，他亲身经历了仇恨，他亲眼看见了仇恨，他最直接地体验了仇恨。同时，真正能从生命经历的感悟中去反省复仇并最终闪耀出理性的光辉而放弃复仇的，也只能是程婴。他原本是一个草泽医生，他原本能做的只是“救死扶伤”的事。命运让他承担了太重的责任和道义，命运让他付出了太多的惨痛和牺牲，他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草泽医生的位置上，他要回到他自己。也许只有这样，程婴这个人物才完成了他的真正具有悲剧意义的生命历程。
看点之六：程王氏——元杂剧所没有的艺术形象
伟大的元杂剧作家纪君祥更多地把笔触指向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义士的悲壮人生，不曾留下篇幅关照另一个悲剧人物，程婴的妻子、惨死婴儿的母亲——程王氏。
越剧版的《赵氏孤儿》则把应有的笔墨留给了程王氏，从而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观众的情感需求。

“月光光，照四方，谁家儿郎哭得慌……” 这是人类呵护生命的共同心声。这声音发自两个出身、地位截然不同的母亲的心里，愈发显得人同此心，天经地义。越剧版《赵氏孤儿》着意刻画了公主庄姬与平民程王氏两位母亲灵犀相通、爱恨与共的亲子之情。丧子的共同命运使她们陷入了同样的人生苦境。然而，庄姬并不知道，她的儿子没有死。程王氏用自己儿子的生命换回了她的儿子，且以婉如己出的超凡母爱将她的儿子抚养成人。十六年后，当孤儿报仇雪恨、见到生母时，程王氏又以更加超凡的爱心将已属于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养子”奉还给他的生母。她是长长黑夜的月亮，是一切无助孩子的母亲，是普渡众生的爱神，是庄姬乃至赵家生命的延续和永恒生命的象征。自然，她身边有一个可以照亮她的太阳，那就是和她一起“铁肩担道义，血泪洗愁肠”的丈夫程婴。程婴的塑造颇具功力，而程王氏的形象愈见光彩。剧本对程王氏悲情世界的洞幽烛微不时撩起观众的情感波澜。最后一场“辞孤”，当由她抚养长大的“孤儿”深情呼唤亲娘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地间罕见的美神。她默默地送别着儿子，却吞忍着再次失去已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儿子的撕心之痛。她的人生梦魇太难苏醒，也永远不能苏醒了。这难以名状的悲情之美足堪荡涤社会的污垢，净化人们的心灵。对越剧版《赵氏孤儿》而言，程王氏是元杂剧所没有的具有相当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是剧本最具新意的艺术创造，它拓宽了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视野，使人性和正义的主题得到水乳交融的诗化和升华。冤仇可以洗雪，失去的情感永难补偿，却可化作一剂良药，疗救世态的疮痍。
程王氏的扮演者是著名吕派花旦、赵志刚的结发夫人孙智君。

看点之七：“学院派”的主创阵容
除了资深越剧唱腔设计陈钧，越剧《赵氏孤儿》的主创阵容的履历表上，大多可以看到“学院”二字。编剧余青峰、灯光设计刘建中、服装造型设计王笠君、道具设计王欢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王晓鹰、舞美设计刘科栋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作曲蓝天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副导演高璇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这些高等专业艺术学院是他们成长的摇篮，也是他们文化的根基。多年以来已形成一个共识，戏曲艺术的发展飞跃，不仅需要民间文化的薪火传承，更需要学院文化的强力穿透。
越剧《赵氏孤儿》的主创阵容是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团队。他们在各自行当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都是近年来强势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佼佼者。

我们有理由相信，越剧《赵氏孤儿》将是一个文化精品。

